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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文献学考察 

刘春 徐子方
1
 

【摘 要】：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系中国古代文献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和系统的戏曲版本展示，主要特点在于：

（一）数量众多，种类全面。表现为刻本与抄本、元杂剧与明杂剧、名家与无名氏、宫廷剧与文人剧、北杂剧和南

杂剧、内府本与俗本同时并存。（二）校勘特色鲜明。表现为以抄本校刻本、以元本校明本，由正文涂改、眉批可

知已失传的抄本情况，跋语则有助于抄校时间和地点考辩，也有助于了解赵琦美的戏剧观。（三）世代累积型编目。

自赵琦美及其家人零星片断开始，经过了钱曾的首次编目，黄丕烈二次编目，直至最终定型，展示了清晰的编目演

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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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系明万历间常熟赵氏藏校的一批元明杂剧剧本之统称，一般也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1]，从文献学

角度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整体性观照，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一批戏曲文本的历史定位，对于戏曲文献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目

录版本及校勘之学亦有其参考价值。笔者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整理与研究”，拟在此前较为细致

的比勘梳理基础上，做一点较为深入的思考。 

一般认为，戏曲文献学主要包括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三大块
[2]
。以下分别论述。 

一、第一次大规模和系统的戏曲版本展示 

戏曲版本与戏曲史基本同步，杂剧亦然。其在元以后即不断被发现，其中刻本数量远远超过写本，而写本中抄本又远远多

于稿本。刻本除了《元刊杂剧三十种》《重订元贤传奇》《元曲选》《六十种曲》《古名家杂剧》《盛明杂剧》《古今名剧合选》等

常见选集外，另如《诚斋乐府》《四声猿》《临川四梦》《大雅堂杂剧》等别集，也包括《西厢记》《西游记》《琵琶记》等单独流

行的剧作以及《雍熙乐府》《群音类选》《北词广正谱》等含有戏曲零折的选本。写本方面除了常见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外，

另有潮州出土宣德本《刘希必金钗记》、广东揭阳出土嘉靖本《蔡伯皆（喈）》等等，虽有特色，但数量较少。而如果将刻本分

解到每一个收藏者和编选者身上来看，则同样单薄，大多数十种，至多不过百种。就版本学意义考量，种类更较单一，刻写分

任，无有稍越，更兼大量佚失，代表性有限。 

直至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之出现，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是规模空前，种类齐备，典范性强。赵氏当时抄校了多少种元明杂剧剧本，现难于细考，但目前仅从钱曾第一次编目

《也是园书目》来看，即有 342 种，直到上个世纪 30年代被重新发现，依然保留 242 种。这是非常可观的数字，超过了此前选

本之总和。元曲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杂剧之收录数量也超过了此前及同时代的任何一个选本，存本具有较大的

典范性。非但如此，种类全面同样值得关注，刻本和抄本各有其版本价值。赵琦美钞校本原始面貌今不能尽知，最早的钱曾编

目存在瑕疵，《述古堂书目》只有抄本，《也是园书目》则不标版本，这就给判断带来麻烦。但稍后何煌对照元本校勘，其所校

跋语即已表明赵本刻本和写本同时存在的事实。现存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中，抄本 173 种，刊本 68种，前者主要来自《古名

                                                        
1
作者简介：刘春，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美国迈阿密大学戏剧艺术系联合培养博士 

徐子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专项课题“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考论”（19WMB061）阶段性成果之一。 



 

 2 

家杂剧》和息机子《元人杂剧选》。今知《古名家杂剧》已无完帙存世，清嘉庆四年顾修编的《汇刻书目》著录正、续共 60种。

今人孙楷第经过整理比较后发现今存古名家杂剧本中至少有 13种为《汇刻书目》所漏收，认为“《汇刻书目》所录非全书”[1]。

现存情况，赵本 53种之外，尚存残本 13种，加上被误题为《元明杂剧》的南京图书馆藏本 27种，除去相互重复的实存63种，

被收入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四集。赵本的发现，使得《古名家杂剧》存本骤然增加几近一倍，可谓大观。确如孙氏

所言：“也是园藏明新安徐氏刊本曲，今存者有如是之多，则以本论，亦可谓一大发见也。”[2]《古名家杂剧》以外，息机子《元

人杂剧选》也是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所依据的刻本之一。今亦无完帙存世，顾修《汇刻书目》著录共 30种，赵本现存息机子

本杂剧 15种，占全部作品的一半，文献量依然可观。 

写本方面，与当时戏曲文献整体情况相反，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中写本数量大大超过了刻本。赵氏写本主要表现为抄本，

且主要抄自宫廷，有许多属于宫廷演出的台本。正因为如此，它们的版本学意义就很特别。所存各剧，凡是遇有“圣朝”“圣

人”“皇”“皇圣”“圣天子”“圣明”“圣寿”“圣朝”“皇图”字样均顶格书写，当为内府本原有格式之照录。非但如此，

依据传统古籍版本学，明抄本绝大多数用印好的格纸，即有框有阑线的格纸，常见为蓝格、黑格、绿格，也有红格，晚明才有

人用不印格的素纸抄写。今观赵氏抄本，虽多为素纸抄写，字体亦嫌稚拙，但也有采用手绘格纸，如署名关汉卿的《尉迟恭单

鞭夺槊》杂剧，通篇虽为手抄，却摹仿刻本以墨笔描出四边和行线，每页十行，每行两排，似有意显示规范。这一点为此前抄

本所少见，可补相关认知之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是手绘仿版书页的出现。明无名氏杂剧《吴起敌秦挂帅印》《寇子翼定时捉将》《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宋公明

排九宫八卦阵》，现存虽属抄本，但抄写者有意画出版式边框及书口鱼尾，正文抄写字体大体工整，每字皆以细线分隔，如近代

方格稿纸然。由于长期以来古籍版本学重经籍诗文轻戏曲小说之传统，所有这些在目前流行的相关论著及教材中很少被正面阐

发。可以说，赵氏钞校本为明代戏曲版本乃至整个明代版本史研究提供了比较独特的样本例证。进而言之，赵本种类全面，年

代上既有元杂剧也有明杂剧，题署上既有名家作品也有无名氏剧作，剧场上既有宫廷剧也有文人剧，曲体上既有北杂剧也有南

杂剧，功能上既有内府本也有世俗通行本。 

二、特色校勘：以抄本校刻本、以元本校明本 

校勘亦称校雠，素为中国古代文献研究所重。元代杂剧兴盛，然文本整理仅限于著录和梓行，如《录鬼簿》和元刊杂剧三

十种，间或音韵学研究稍及之，如《中原音韵》，校勘之事则未及。明前期未有实质性改变，至万历后出现臧晋叔对元杂剧之选

编，王骥德、凌蒙初、闵遇五等人对《西厢记》之考校，以此为标志，戏曲校勘方始滥觞。然臧氏以己意改动原本，本非严格

意义上的校勘。王、凌、闵诸人校勘涉及固深，终亦单一作品而已。 

如前所言，赵氏钞校本不仅在时间上不后于诸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更属空前绝后。非但如此，作为一个收藏家兼刻书家，

但并非戏曲家之赵琦美，其钞校本古今杂剧留下了多重印记，眉批、圈涂、夹注异文、校跋同时呈现，同样亦可看出戏曲校雠

之复杂性和特殊性。当然，完成此项工程的非独琦美，参与赵本部分剧作校勘且有所创获的还有清雍正至晚清时苏州人何煌，

他们先后为这一批戏曲文献的校勘整理付出了心血，而且显示了各自的特色。琦美同时代名流、松江华亭人董其昌以及晚清苏

州人顾河之，也在相关作品上留下了印记。以下分别讨论。 

首功当然是赵琦美，他的校勘贯穿钞校本古今杂剧始终。在今存赵氏钞校本古今杂剧中，附有赵琦美亲笔书写校跋的达 149

种，接近全部存本的六成。 

不难看出，今存赵本数量总体上明杂剧远超元杂剧，但元名家杂剧则远超明名家杂剧，而无名氏作品则主要集中在明代，

此皆符合元明杂剧演进规律。另外，赵校（含有少量他人校跋）可细分为校文和跋语两部分，大抵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跋

语主要集中在抄本，而以内府本居多，超过抄本总数至六成。当世名流董其昌跋语更只在抄本中出现；二、校勘的工作量集中

在刊本。主要有包括“以于小谷本校古名家本”“以未注明何本校古名家本”“以内本校息机子本”“以于小谷本校息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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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元刊本校息机子本”五大类。而抄本则由于多系孤本而无从比勘，只有“以原本校重抄本”一类。 

在以上五大类中，前四类贯穿赵本大部，“于小谷本”“未注明何本”“内本”皆系抄本，“古名家本”“息机子”又皆

系刊本，可知赵琦美校勘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便是以抄本校刊本。正因为如此，赵氏刊本的校对工作量显得更大。赵校主要可

分为正文改抹、眉批和跋语三类，前二者可知已失传的抄本情况，后者则有助于抄校时间和地点考辨，也可借此推知赵琦美的

戏剧观。表现形式上有的是直接用朱笔改过，如今存赵本马致远《青衫泪》一剧，第三折末曲将刻本【离亭宴煞】改作【双鸳

鸯煞】。以下正末道白：“早子你低言无语”，朱笔将“低言无语”勾作“无语低言”。也有的直接添上，如关汉卿《窦娥冤》

第四者窦天章道白“天乃大雨应时而降”，其中“应时”二字即为据内本以墨笔添加。更典型的如郑德辉《 梅香》一剧，刻

本第四折自“（老夫人）差矣，我奉圣人命，你怎敢违宣抗敕！”至“白敏中谁想有今日也，我非是这里的（举子）”有两页

中断，而以两页版式相同的抄本补入。又如《东堂老》剧第三折，赵本：“（正末云）我来到门首也。叫声：我这里提拄杖上

街衢，我这里蓦入蓦入门桯去。” 

其中“叫声”二字用朱笔框上，以下字句则以红直线划出，页眉朱笔批注云：“叫声，内本作曲名。红直者俱曲文改正。”[1]

校勘的同时琦美还对剧本的作者和编剧水准进行了考辨和评说。前者如杨景贤《马丹阳度脱刘行首》一剧题下补注“《太和正

音谱》无名氏”，该页天头又注“《和正音》作本朝人”。后者数量更较多。正文批改自然并非赵氏校勘古今杂剧之全部，此

项工作主要体现在收录各剧的跋语之中，尤其是考辨和评说更是这样。如《司马相如题桥记》一剧跋称：“于相公云：不似元

人矩度，县隔一层。信然！相公东阿人，拜相。见朝后便殂。观其所作笔麈，胸（中）泾渭了了。惜也不究厥施云。”（厥施：

其所为——笔者注）评《博望烧屯》：“大约与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同意。此后多管通一节。笔气老干，当是元人行家。”评《女

学士》剧：“此必村学究笔也，无足取，可去。”似此比比皆是。 

至于抄本，由于多为孤行本，无从校勘，故所校只能是“以原本校重抄本”，对此孙楷第解释为“不过改正书手误写之字，

此为抄书者应有之义，无足注意”。由此更进一步认为：“琦美校曲，于是正文字方面，无甚收获。琦美之于元明旧曲，其功

不在于校而在于抄。”[2]所言虽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不能涵盖琦美校勘价值之全部。今所见此类校文固多为音近致误乃至错别字，

但若深加考量，琦美于钞本所校并非皆为纠正抄手错误，也多有直接纠正台本之错误者。如关汉卿《鲁斋郎》第二折古名家杂

剧本鲁斋郎道白“我着他今日不犯明日送来”，琦美朱笔改“明”作“红”，眉批且云：“红日上色，红改明，非。此古本所

以可贵。”其言“古本”当即已佚之内本。王季思主编之《全元戏曲》引录此条时称：“赵笔误校”[3]，非是。琦美校改乃据该

剧内容，剧中鲁斋郎明言“五更”即日出之前必须送达，故云“不犯红日”。又如《伍子胥鞭伏柳盗跖》一剧，琦美朱笔校勘

痕迹，集中于头折秦穆公开场道白，增一语：“乃颛顼、伯益之后”，另加“今景王圣人在”。删去则较多，主要有五处，其

一：“先时天下分为七十一国，其后并吞为十八国。今周景王圣人在位，这十八国惟俺秦国最强”；其二：“方今之世，四海

晏然，八方无事。各国豪杰大惧俺秦邦”；其三：“我今要威伏各国，无有一个摄伏各国归依的良策”，其中第一个“各国”

改为“天下”，“一个”“各国归依的”均被删；其四：“百里奚你是我手下第一个辅弼谋臣，我今与你计议，怎生做个商量”，

其中“第一个”“怎生做个商量”均被删；其五：删去“某当拜为大将也”“俺秦国有□君天下，豪杰闻之皆惧”。其中“有

□君天下”涂改为“虎视山东”，删去“闻之”二字。以下至剧末则无较大涂改。其所以如此，当为琦美嫌原稿冗长，欲以己

意校改，并非仅为“改正书手误写之字”。 

赵氏钞校本中值得注意的校勘者还不应忽视何煌。煌字心友，一字仲友，号小山，别号仲子，江苏长洲人。生于清康熙七

年（1668），乾隆十年（1745）卒。一生嗜书，精于校勘古籍。何校亦为今存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赵本

校勘问题不能遗漏这一块。和赵琦美仅以内本、于小谷本等明代抄本校元杂剧的做法不同，何煌更以接近元代的刊本和抄本进

行对校。由于明本和元本之间的巨大差异，故校对难度巨大。今存赵琦美钞校本上有五处留下了他的校笔，他用收藏的元刊杂

剧与赵氏本进行对校，解决了一些文本来源不同所导致的问题，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 

何煌校语数量不多，分别题于五个剧本之末页：（1）抄本《单刀会》跋: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刊本校；（2）息机子刊本

《看财奴》跋：雍正乙巳八月二六日灯下，用元刻校勘；（3）息机子刊本《范张鸡黍》跋：雍正乙酉秋七夕后一日，元槧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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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耐中；（4）新安徐氏刊古名家杂剧本《魔合罗》跋：用李中麓所藏元刊本校迄了。清常一校为枉费也。

仲子；（5）新安徐氏刊本《王粲登楼》[1]跋：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抄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倒曲二，

悉据抄本改正补录。抄本不具全白，白之缪陋不堪，更倍于曲，无从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为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

足致名优演唱之，亦一快事。书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记。 

以上校语分两大块，前四条用元刊本，后一条用元抄本校赵氏本。检视何煌所校五剧，异文比勘，增补异文曲子，朱笔校

改处可谓比比皆是，平均皆在 200 处以上，可见工作量之大。但如此繁难另一面即收获亦自不菲。典型如《王粲登楼》剧中全

本校改处达 220 余处，其中涉及重大、连续字数超过 5 个以上的异文比勘有 20 处，增补了 17 支异文曲子和大量宾白，同时指

出了末折“一本【水仙子】下有【殿前欢】【乔牌儿】【挂玉钩】【沽美酒】【太平令】五曲，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

麓抄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倒曲二，悉据抄本改正补录”
[2]
。 

正因为如此，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郑骞、宁希元在辑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时，皆把何煌校文作为与原刊本并列的另一元

抄本对待，可见其重要。何煌戏曲藏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来自李开先藏书，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也包括少

有人知的李开先所藏元抄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元抄本还不止《王粲登楼》一种，上述第五条之后，何煌又附了《 梅香》《竹

叶舟》《倩女离魂》《汉宫秋》《梧桐雨》《梧桐叶》《留鞋记》《借尸还魂》八种，前后相加共得 9种，其中《竹叶舟》《借尸还魂》

2种并见于元刊本。和元刊本一样，这批抄本无疑显示元杂剧文本在明代的另一种遗存。惜今已佚，否则与元刊本相较，弄清楚

是否为同一个版本系统，倒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此外，何煌以元刊本和李开先所藏抄本校赵本，更容易看出元明杂剧文本

方面的发展演变，其称“清常一校为枉费也”，自得溢于言表，但亦并非完全无因。 

在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上留下跋语的还有董其昌、顾河之。前者跋语凡 2处，一是内府本《守贞节孟母三移》，曰：“崇

祯纪元二月之望，偕友南下，舟次无眠，读此消夜，颇得卷中三味”；另一是于小谷本《众神圣庆贺元宵节》，曰：“此种杂剧，

不堪入目，当效楚人一炬为快”。后者跋语仅 1 处，即钞本《王脩然断杀狗劝夫》，曰：“《录鬼簿》作《王脩断杀狗劝夫》，

萧德祥著。顾河之记。”不难看出，董、顾跋语除了对赵本古今杂剧的流变以及个别作品题署有些参考价值外，与校勘本身关

系甚微。 

三、目录学：世代累积型编目整理 

编目为目录学之主体，可分一次型和累积型两类，赵本古今杂剧在目录学意义上的成果属于后者。 

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一书即曾指出赵琦美虽首任古今杂剧抄校之力，功不可没，却未装订成书，诸本呈单册置放，

更未整理编目。现在仍需补充一点，即赵琦美自编戏曲藏书目录并不是没有，今存《脉望馆书目》便是，其中“词曲”类，便

收入 40余种杂剧和传奇剧本，其中包括《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和《状元堂陈母教子》等少量的钞校本古今杂剧，显然琦美不属

于那种明明喜欢戏曲却囿于传统不将其收入自己藏书目的文人士大夫。只是由于藏书不在常熟老宅，未能全部收录而已。但无

论如何，对于一手完成这部钞校本戏曲文献巨制的赵琦美来说，这总是一个欠缺。这个欠缺要到清康熙年间的钱曾那里方才得

到真正的弥补。 

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又号贯花道人、述古主人，江苏常熟人。明诸生，自小受家学影响，然对科举功

名不感兴趣，入清后更无意仕途，唯酷爱聚书，其从族祖钱谦益手中接受绛云楼火劫后幸存的赵琦美钞校本，加上自己的辛苦

收集，以此为基础先后两次进行了整理编目，其书面结果便是编于康熙八年的《述古堂书目》和康熙十八年之后的《也是园书

目》。对于钱曾而言，其亦并非一次性完成关于赵本古今杂剧之编目整理。我们已经知道，《述古堂书目》收录赵本古今杂剧只

有 300 种，且全部是抄本，另有一些作为附录《续编杂剧》。直到《也是园书目》编定，收剧 342种，至此赵本古今杂剧才算是

有了自己的目录，当然也不是全部，今存本有一些剧目钱曾当时并未能收藏。《述古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皆为藏书家书目，

范围比较广泛。二书皆 10卷，前者收书 2200 余种，著录书名、著者、卷册，间或注明版本。另于书名卷数外，载册数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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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收书 3800 余种，仅著录书名和著者。这两部书目，承袭明代官修书目的遗风，随书立类，《述古堂书目》分经、史、子、

集（文集·诗集·疏谏·类书·诗话·四六·词）、藏（佛藏·道藏·符箓）、戏曲（曲·古今杂剧·续编杂剧）六大类。《也是

园书目》分经、史、子、集、三藏、道藏、戏曲小说七大类。相比较而言，仍以后者更较合理。将“戏曲小说”“戏曲”单列

一类，与传统经史子集并列，可见著者思想的开放和通达。然作为一个传统文人，钱曾自然特别重视宋元刻本及其他善本，收

录赵本古今杂剧，纯为机缘，且将其作为书目整体之一部分，较之《录鬼簿》等单科专目，自然又稍逊一筹。这一点直到嘉庆

年间的黄丕烈才得以最终完成。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一字承之，号荛圃、荛夫，又号复翁、佞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五十三

年（1788 年）举人，曾官兵部主事，不久即告归，自此不复出，专事藏书、校雠和著述，于元明杂剧亦多留意。可以这样说，

只有到了黄丕烈，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才有了自己的专题性目录——《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其所以题称“也是园”乃由于

丕烈所据即钱曾也是园所藏，黄目亦即在《也是园书目》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最明显的便是将赵本古今杂剧编目由自《永乐大

典》以来的一般性书目重新拉回到戏曲目录学专题中来。两百多年后，《录鬼簿》作者钟嗣成在这里找到了知音！非但如此，黄

目第二个明显特色还在于附了《古名家杂剧》和《息机子元人杂剧选》两个目录，并以之与《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对比，明

确指出 40种重出剧目和 5种有目无书，以下更设置“待访古今杂剧存目”，这些给未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黄目第三个特色在

于剧家作品目录和装订成册同时进行，目录包括册籍叙录在内，从而丰富了戏曲目录学。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装订成册自黄丕烈

始。以孙楷第所见，黄氏“当时得书时，与本书之外另有底簿可凭或原装书册之上曾标册号，故批注时得据其次第一一书之”[1]。

然此前钱曾书目不书册籍，故难以确定当时已经装订成册。其后张远、何煌、试饮堂顾氏等收藏者均未言及册籍事，亦同样无

从确定，故册数叙录连同编目有明确记载者不能不说是自黄氏始。如此，相较于钱目，黄目最大的特点即除著录作家姓名和作

品题名外便是为册籍编号，显示其首次与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整理编订明确联系在一起。今天可见黄目位于今存赵琦美钞校

本古今杂剧第一册卷首，朱笔手书。仍以剧作家姓名为序，以下叙录其剧作。共得元杂剧作家 25 人，作品 74 种，元无名氏剧

作 36种。明杂剧作家11人，剧作 37种。 

至于剧名和编号搭配，孙楷第曾具体谈论过：“凡剧在《也是园书目》应属第几号，在丕烈手书目亦为第几号”“其当时

存本有而也是园目无之者，则不编号。”“其也是园目有而当时已无其本者，则号中断。”[2]就这一点而言，黄目超过了钱目，

亦为此前戏曲目录诸家所不及。当然，黄目于剧作家未多措意，仅据《太和正音谱》校改，甚至以“丹邱先生”“周王诚斋”

含糊指代朱权和朱有燉，是其局限。 

概言之，赵本古今杂剧编目自赵琦美及其家人零星片断开始，经过了钱曾的辛勤劳动，直到黄丕烈最终定型。可谓从无到

有，由粗而精，以此展示了世代累积型目录学演进过程。连同前面所论其在版本学和校勘学领域的特色，其优点和不足均值得

戏曲文献乃至古籍版本目录学界的重视及总结，其文献学意义同样值得重新评估。 

注释： 

1[1]关于这批杂剧文献之总名，笔者已撰专文考辨，认为应称“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更为恰当，文载《戏曲艺术》2016

年第 4期。此不具述。 

2[2]孙崇涛《戏曲文献学》于此三块外又列戏曲编纂学一门，认为“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非选本亦非总集。篇幅所限，

本文不拟涉及。 

3[1][2]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三·板本》，[上海]上杂出版社 1953年版，第 127页，第123 页。 

4[1]“叫声”，原为曲艺名称，主要盛行于宋代。内本此处作曲名不为无据，琦美标校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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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上杂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55-156页。 

6[3]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 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370 页。 

7[1]今存古名家杂剧残本及《汇刻书目》正续《古名家杂剧》均无此剧，故暂系于新安徐氏名下。 

8[2]今存《古本戏曲丛刊》四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第十三册《王粲登楼》一剧跋语。 

9[1][2]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上杂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69页，第 62页。 


